
□散 文

□散 文

□随 笔

hnrbrt7726@163.com热 土2025年 5月 12日 星期一 3

犁铧在泥土里走针
谢正义

犁铧切开冻土时
金属的秒针拨动地壳沉睡的刻度
泥土翻身压碎冰碴
露出黑色静脉下汩汩的暖流

蓑衣抖落整个冬季的霜
老农数着指节间的沟壑
第三根垄沟必然穿过惊蛰
新翻的泥浪涌向云脚

有人弯腰撒种
脊椎弯成问号又缓成弓形
汗滴在阳光下析出盐粒
麻雀掠过时衔走几粒星辰

锈迹是另一种年轮
锄头把月光磨成银粉
拖拉机与积雨云对话
柴油味的喘息漫过田埂

手掌纹路正在开裂
指纹在沟壑里发芽
那些埋进地脉的种子
正在成为土壤的第二层皮肤

当沟垄漫向天际线
所有弯腰的姿态都长出根须
被节气反复捶打的脊梁
锻造成地平线下另一道脊椎

最后的种粒坠落时
露珠在草叶上校对星图
泥土深处传来犁铧的震动
大地与根须开始同频呼吸

黎明收割了所有星辰
旷野上站满绿色的火把
有人把整个星空
种进皱纹交错的褶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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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颜色
庞步高

五月是蓝色的，
天空像蓝盈盈的玻璃，
云朵是未融化的奶油，
被阳光烘焙出甜香，
风一吹就漫了整个午后。

五月是绿色的，
禾苗在田里排练竖琴，
每一滴雨都是音符，
弹响大地的琴键。
池塘抱着整片树影打盹，
青蛙突然跳上荷叶，
把阳光震成碎银子，
溅湿了冒泡的呼吸。

五月是青色的，
菜园里黄瓜垂下鲜嫩，
称量着阳光的重量。
桃子举起毛绒绒的拳头，
轻叩夏天的手铃。

五月是金黄色的，
麦穗低头数着汗滴，
每数一粒就黄一分。
油菜荚迸溅小太阳，
农人的皱纹里，
流淌着浓稠的蜜汁。

五月是色彩缤纷的花园，
红月季咬破了嘴唇，
白绣球捧着未说完的话，
蓝色鸢尾把天空一角，
折成自己挺拔的衣领。

所有颜色都在奔跑———
像打翻的调色盘奔向麦浪，
像少年追逐着彩虹的末梢，
在大地鼓胀的脉络里，
我听见希望拔节的声音，
比春雷更清亮。

夏浅胜春最可人
吴 骧

每年公历 5 月 5 日或 6 日是立夏节
气，它又叫春尽节，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七
个节气，标志着夏季开始。 时光匆匆走过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和谷雨六个
节气，柳絮飞，桃花谢，春天渐行渐远。 于
是古人不禁感叹：“无可奈何春去也，且
将樱笋饯春归。 ”

立夏时节，江淮大地风熏日丽，雨水
渐增，气温约二十度，正值暮春与初夏交
替，天气温和，花事兴盛。

风暖人间草木香，丽影缤纷入夏来。
浅夏时节，走进普通村落，水波潋滟的池
塘边，花繁叶茂的蔷薇蔓延生长，密密匝
匝披拂着村舍篱墙。 暖暖的阳光洒在盈
眼红晕的花瓣上，吸引彩蝶流连，地面投
下斑驳花影。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
薇卧晓枝”， 如果说芍药属于大家闺秀，
那么蔷薇更像是花枝招展又带几分羞
涩矜持的农家少女。 这边“深色胭脂碎
剪红， 巧能攒合是天公”， 一户别院深
深，浓荫匝地，石榴花吐蕊怒放，一朵朵
榴花汇聚成一袭临风飘逸的裙裾，树丛
中不时传来流莺的喝彩。 那边“幽香馥
郁正飘来，便为奇葩费解猜”，幽静的小
院里 ，浓青的橘树叶片间 ，满眼纯白的
花朵星星点点 ，玉容冰肌 ，两三个孩子
正在追逐飘飞柳花。 五月的乡村，美在
寻常百姓家。

篱墙之外，田间山野，繁木青青，白
鹭翻飞。 山上泡桐紫若云霞， 槐树似挂
雪，湖中的睡莲、泽泻、荇菜、萍蓬草也都
开满了花。 “有此倾城好颜色，天教晚发
赛诸花”，那香飘十里的牡丹园，红一片，
紫一群，粉一簇，犹如一幅精妙绝伦的五
彩锦缎，真可谓“竟夸天下无双艳，独占
人间第一香”。

立夏时节，江淮大地阳光充足，万物
繁茂。 五月，南方季风带来雨水，润泽、催
动万物生长。 “南国似暑北国春，绿秀江
淮万木阴”， 放眼望去， 乡村的五月，杏
树、梨树已扯去枝头丽装，换上翡翠般绿
装。 齐腰的桑树丛中，养蚕女纤纤素手上
下翻飞，采摘嫩叶。 上了年纪的老榆树，
褶皱纵横的枝干也悠然开枝散叶， 披上
一身新绿。 “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
溪水边， 新生的翠竹亭亭玉立， 摇荡绿
韵，小荷露出尖尖角，在水面尽情摇曳。

现代著名画家吴藕汀 《二十四节候

图》曰：“斗指东南，维为立夏，万物至此
皆长大。 ”春生夏长，春天播种的禾苗及
一些草木果蔬这时更加欢实地生长，它
们一天比一天膨大， 到了开花结果的阶
段。 园子里木瓜已有拳头大小，桑葚子缀
满枝条， 黄瓜秧枝头顶着幼小的脑袋。
“梅绿樱红春二清，果然立夏见三新”，此
时，红了樱桃、李子，熟了青梅、枇杷，竹
笋、蚕豆、莴苣等也成了新鲜佳肴，满足
人们味蕾，口齿留香。

中国自古就是农耕大国， 在生产力
不发达的刀耕火种时代，人们敬畏天帝，
崇尚自然。 自周朝开始，在立夏这一天，
天子要率领文武百官到京城南郊， 举行
盛大祭祀仪式，迎接夏季到来。 君臣一律
穿朱色礼服，配朱色玉佩，连马匹、车旗
都要是朱红色的， 以表达对一年丰收的
祈求、对百姓过上红红火火日子的盼望。

立夏时节，江淮大地农事繁多，农人
忙碌。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夏，中国
人也。 从夊从页从臼。 ”页，人头；臼，两
手；夊，两足也。 合起来就是有手有脚的
人的形象。 而经文学者研究认为，“夏”字
是一个农人手持农具在耕作，可见“夏”
与农业耕作密切相关。

立夏时节，江淮大地气候回暖，虫鸟
萌动。蚯蚓出土，疏松土壤；蜜蜂飞动，传
播花粉 ；布谷啼叫 ，催人耕种 ；小燕飞
来，该抽蒜苔。 自然物候适时传语莫误
农时，抓紧耕作。 乡村的五月，油菜花已
藏起笑靥，摇曳着包鼓鼓的菜籽荚。 青
翠欲滴的麦浪在风里起伏涌动，飘荡着
麦花清香，几乎每天都在变幻饰装。 此
时 ，夏收作物已进入生长后期 ，水稻栽
插以及春播农作物的除草、施肥、防虫、
灌溉等管理工作接踵而至，农村正是倍
加忙碌的时候。

“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五月的
乡村，雨后新晴，绿树环绕村庄，暖风吹
拂河水，连绵起伏的山峦如深眉浅黛。 山
脚下，一片白亮亮的水田里，男丁们双足
入泥，分苗插秧，晨起晚归，披星戴月。 女
人们采了桑叶，又去插田。 就连七八岁的
孩子也左手携箪食，右手提壶浆，送饭到
田间地头。 农人们用汗水滋润土地，使得
田园日益葱绿、丰满。 在他们伸腰抬眼之
间，眼前仿佛呈现出“百里西风禾黍香，
鸣泉落窦谷登场”的喜人场景。

“古来江左多佳句， 夏浅胜春最可
人”。 初夏的江淮乡村是一幅充满生机活
力的水彩画，草木葳蕤，村花绚烂，果实
挂枝，禾苗丰茂，到处流动着赏心悦目的
色彩。

《立 夏 图 》
程晋仓

从桐柏山一路匆匆而下的淮水，经
临广袤的皖北平原， 邂逅秀美的八公
山，在此处恋恋不舍，逶迤离去竟拐出
三十多里臂弯，将上古的星辰与今时的
云雨尽揽入怀。青色的河面漂来几茎芦
芽，俨然是“蒹葭苍苍”的活注脚，此刻
却在长长拖船掀起的浪头中碾碎成翡
翠屑。两岸沃野徐缓摊开青黄交错的卷
轴，麦芒与秧针正展开着古老而新鲜的
对话———这恰是淮南独有的时空语法，
让二十四节气于此显影成工笔与写意
交织的丹青。

这座地处中国南北方自然与气候
地理分界线的城市，城区中央的舜耕山
依偎着淮河，一头连着八公山，另一边
又交错搭连着上窑山，从东到西横亘绵
延，山石褶皱里似蕴藏着远古农耕文明
的密码。 顺着环山步道慢踱进大山深
处，隐入林间，红的土壤，青的石岩，绿
的野草，高高低低的灌木丛，小山坡上
共舞的野蔷薇与车前草，还沾着水湿的
夏枯草，树梢上蹦来跳去的鸟雀们欢悦
的歌唱，会让人质疑置身何处。 山腰五
眼泉下淙淙涌动的溪边， 那片麻栎树

林，树皮皲裂犹如青铜器纹饰，新叶在
风里翻扬，恍若旌旗招展。 最妙是林间
石径随意信步，看石隙间钻出几株野落
豆秧自由生长，顶出嫩芽，冒出一藤紫
花，结出串串果荚———这土地向来擅长
将时光碾碎重组， 如同舂碓捣碎出新
麦。

八公山麓的晨雾里总会捎带些许
的豆香气。原先刘安炼丹炉中的汞火早
已冷却，化作山坳野茶“欧野刺”上的露
珠。 山脚农家豆腐坊的石磨昼夜运转，
仿佛在吟诵《淮南鸿烈》，已然将“天地
氤氲”融化入玉液琼脂的浆汁里。 晾晒
千张的竹匾上，水汽蒸腾出“菽”的本真
味道，弥漫了整个山村。新垦的梯田里，
农人正用改良农具划开板结的土层，动
作娴熟而悠闲， 有一种说不出的禅意。
忽地，有戴胜鸟掠过田垄，羽冠颤动如
古时尚书仆射的进贤冠，让人不禁想起
“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的记载，原
来这方水土从未停止书写属于自己的
故事。

站在舜耕山高巅， 远望上窑山，残
存的龙窑群像似被偬倥岁月击碎的编

钟。 匣钵堆里，当年唐宋寿州瓷黄的碎
片散佚在宁静的高塘湖畔的淤泥中，偶
有阳光穿透隐没在泥土里的碎面，便耀
闪出亮眼的光。野麻叶依然摇曳在旧窑
口，恍若未燃尽的窑火余温。 古窑残壁
上火照子痕迹， 窑工老院围墙窑砖露
显的钴蓝与霁红， 恰是当年窑变的色
谱。 忽然有雷声云间滚过，暴雨将古窑
遗址浇成水墨长卷， 雨脚在匣钵间敲
击，依稀传出“窑火既歇，其器乃成”的
声音。

淝水几经周折来到寿春城下 ，放
慢了脚步， 已然将楚文化浸成护城河
里的涟漪。 千百年来的历史过往、人文
积淀 ，历经滔滔河水 、凛凛山风 、潇潇
寒雨的淬砺淘铸， 早已融化成一城人
文典故。 有时间去看一看古城墙的缝
隙， 野枸杞藤与蕨类植物正用蜷曲的
嫩芽临摹青铜器上的蟠虺纹。 楚文化
博物馆玻璃柜里的蔡侯青铜方壶 ，腹
部饕餮双目恰与窗外石榴花的猩红同
频闪烁。 寒来暑往，春去秋至，无论打
开哪一个季节的帷幕， 在这座古城中
总能把节气过成青铜彝器上的合范

线，让古今在分型面上完美熔接。 当暮
色从 《水经注 》书脊滑落时 ，古四渎之
一的淮河却仍然保持经久不变的淡定
与从容。 这时瓦埠湖的渔火次第亮起，
夜航船拖着的长长波纹里， 分明游动
着《山海经》里的横公鱼，其形“如鲤而
赤”。 捕虾人头灯照亮的湖底，田螺与
河蚌正在用黏液书写文字， 银鱼和翘
嘴鱼的鳞片反射着北斗七星明耀的
光。 忽然有蛙声如淮河花鼓震碎水面，
惊起芦苇丛中栖息的水鸟，诗与远方，
也许是这方水土与生俱来的气韵。

当北斗杓柄指向东南方的时刻 ，
淮南大地正进行着永不停息的解构与
重构。 武王墩考古现场探方里的碳化
甜瓜籽， 与潘集现代农业园区的组培
苗共享着遗传密码； 高铁桥墩穿透的
岩层中， 寒武纪三叶虫化石与智能传
感器的光纤完成时空对话， 这恰是立
夏最深邃的隐喻： 所有文明都是层累
的季候土，在时光的犁铧下不断翻新，
却又永远带着淮南水土特有的墒情与
地气。

哦，这淮南的夏端之序。

深 度 记 忆
苏登芬

近日 ， 我和几位朋友相约来到
“六姊妹” 打卡地九龙岗游玩 。 刚下
车 ， 讲解员引领我们进入时光小镇 ，
这里也是电视剧 《六姊妹 》 拍摄地 。
这里刻下了淮南的城市记忆 ， 留存
了淮南煤矿开发的历史 ， 也铭刻着
日本侵占淮南煤矿的深重灾难与耻
辱。

讲解员指着 “天地玄黄宇宙” 住
宅建筑群介绍： 这是当年日本建造的，
只有侵占淮南的日军头目才有资格带
家眷入住。 这六栋民居风格统一， 为
砖木结构， 呈六排平房布局， 排间距

10 至 13 米不等 ， 每排有 4 至 5 幢单
个建筑 ， 每幢长 31.5 米 ， 进深 11.8
米， 幢与幢之间隔 4 米， 现仍有居民
居住， 基本保持原貌。

淮 南 煤 矿 开 采 历 史 已 超 百 年 。
1930 年， 淮南煤矿局建立， 九龙岗东
矿、 西矿投入生产， 一座工矿城镇迅
速崛起 。 淮南矿业办公楼门朝西北 ，
为砖混结构两层建筑， 面积 182 平方
米， 呈 C 形布局， 经日军改造后带有
日本文化元素。 在办公楼院子里， 我
们看到百年古树， 感受到历史沧桑。

宋子文的住所保存完好， 当年作

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他亲临淮南 ，
一住就是几个月， 可见当时煤炭生产
在民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此后， 淮
南建成铁路、 火车站， 货运比客运繁
忙。 1938 年 6 月， 日寇侵占包括大通
煤矿在内的淮南煤矿。 如今， 淮南矿
业所办公楼、 “天地玄黄宇宙” 建筑
群属市保文物保护单位。

游览结束后， 走出大门， 不远处
大门西侧小广场传来阵阵鼓乐声。 原
来是上窑花鼓灯班正在表演。 上窑花
鼓灯历史悠久， 与怀远花鼓灯一样声
名远扬。 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人群

中， 鼓架子李国才先是唱起了小日本
投降的段子： “锣不打， 鼓不敲， 小
鬼子投降真正孬， 大鬼子不骑高头马，
二鬼子不挎东洋刀， 一人扛着一把锹，
九龙岗镇上把阴沟掏。” 紧接着， 他又
唱起了歌颂淮南新时代的歌谣： “淮
南人穿的是大地， 披的是蓝天， 走的
是阳光道， 奔的是日子甜， 千百年创
业艰辛， 换来了春满家园。” 精彩的表
演， 不仅展现了淮南的独特魅力， 更
将九龙岗的故事唱进了人们心里， 也
唱出了淮南人蒸蒸日上、 越过越红火
的幸福生活。

青 铜 里 的 安 邦
尚丽娥

暮春的雨丝斜斜地落在安徽博物
院青灰色的外墙上， 青铜纹饰般的肌
理在雨帘中若隐若现。 作为受楚文化
浸染千年的淮南人， 我穿过徽派建筑
的月洞门， 在江淮文明展厅里， 与两
千三百多年前的铸客大鼎撞了个满怀。

鼎足触地的瞬间， 玻璃展柜里仿
佛泛起青铜的涟漪。 113 厘米的高度让
所有仰视者都成了虔诚的观者， 鼓腹
处蟠虺纹的游走仿佛楚地巫祝的咒语，
那些被时光浸染成孔雀蓝的铜锈， 原
是楚辞里 《九歌》 的韵脚。 前足根部
“安邦” 二字清晰如昨， 生于楚幽王墓
的它， 与我的故乡淮南谢家集区仅隔
着一片江淮平原。

展柜折射的光晕里， 1933 年李三
孤堆的盗洞仿佛正涌出历史的幽光 。
彼时的青铜尚未褪去祭祀的余温， 鼎

腹仿佛盛着楚王室最后的一缕炊烟 。
鼎耳外侈的弧度让我想起八公山起伏
的轮廓， 那些被淮南王刘安用来炼丹
的云雾 ， 是否也曾在鼎中凝结成露 ？
当考古队的洛阳铲叩响战国地脉时 ，
散落在江淮大地的楚式升鼎、 簠、 炭
箕， 像失散多年的兄弟重新 “围炉夜
话”。

指尖轻触展柜， 寒凉沿着战国青
铜的脉络攀上血脉。 鼎口平沿处的十
二字铭文， 将 “铸客” 二字刻进青铜
纪年。 有学者说这是流亡诸侯国的工
匠， 我倒更愿相信是楚人将最后的倔
强铸成文明印记———当白起破郢的烽
烟漫过淮河， 那些带着青铜技艺游走
列国的匠人， 何尝不是另一种文明的
“铸客”？ 鼎足旋涡纹里沉浮的， 是春
申君合纵连横的身影， 是楚考烈王东

迁寿春时溅起的浪花。
玻璃上的雨痕与鼎身伤痕重叠 。

1937 年那个滚着木箱翻越马当封锁线
的寒夜， 四百公斤的青铜在江轮甲板
上刻下迁徙的辙痕。 安庆省立图书馆
的樟木香、 重庆防空洞的硝烟味 、 乐
山大佛凝视的目光， 都渗进了青铜的
肌理。 同行的故宫文物有楠木匣护体，
我的楚大鼎却裹着草席穿越半个中国，
如同当年楚人披 荆 斩 棘 开 拓 疆 域 。
1955 年金氏兄弟修复的不仅是残缺的
鼎耳， 更是断裂的文明脉络。

展厅灯光渐次亮起， 鼎腹的 “安
邦 ” 铭文仿佛流 淌 出 液 态 的 青 铜 。
2014 年的南京， 等比例放大的国家公
祭鼎承接三十万亡灵的重量， 此刻展
厅里的原型鼎却显得愈发庄重———原
来青铜会在铭记中获得新生。 那些被

鼎足 “踩碎” 的侵略者刺刀， 那些熔
进鼎身的流离岁月， 让 “安邦” 二字
从楚王的祈愿， 淬炼成整个民族的精
神基因。

隔着玻璃与鼎耳对望， 我听见编
钟的余韵在展柜里回响。 楚人的浪漫
与坚韧， 工匠的漂泊与坚守， 文保者
的跋涉与修复， 层层叠叠地浇铸在这
尊青铜容器里。 鼎中升腾的不再是祭
祀的烟火， 而是八公山的晨雾、 淝水
之战的箭鸣 、 淮南煤矿深处的星光 。
当我的倒影与鼎身铭文重叠， 突然懂
得： 所谓 “安邦”， 不是固守城池的青
铜， 而是文明传承的血脉。

离开展厅时， 春雨初歇。 博物院
飞檐滴落的雨珠， 在青石板上敲击出
编钟的律动。 青铜不语， 却把两千多
年的历史都盛在了鼓腹之中。

淮畔夕景 代宜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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